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一團烈焰與最後的度假(A Fiery and Final Vacation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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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冰戀書櫃》



嘿....我就是要寫一堆冷門的題材，燒吧燒吧~~~~~~





12月的墨西哥市，空氣溫暖、灰濛，氣溫比我想像的還要涼爽一些，低於20度左右，這樣的天氣宜人又不會太熱。我為了這趟最後的度假所準備的行李相當輕便，因為我計畫要以赤裸的身體與榮耀的烈焰來完成它。



我打算前往的地點位在一座森林裡面，其地勢甚至比墨西哥市還高，一如預定的計畫，我的司機安娜‧瑪麗亞(Anna-Maria)已經在機場外等候我了。



她是一位美艷動人的女子，擁有一副拉丁美洲血統的美好身材，正是我所喜愛的類型，她的那雙水晶般的藍色眼珠自她褐色的臉蛋閃閃發亮，她身穿一件寬鬆的黑色運動衫，腰際束著一個腰包及少許的東西，運動衫的正面印著一名赤裸的女子被火焰圍繞的圖案，而背後的圖案則是同一名被火焰包圍的女子的背面照，這名火焰之中的女子的長相與安娜‧瑪麗亞本人相當神似。



「喲，哈囉，布茲(Boots)先生，我們終於在現實中見面了，比起單純在網路上交流好得太多了，即便用上網路視訊的效果也比不上現實的會面，從你的外貌看來，你利用去年的時間減去大量的體重，將身體鍛鍊的十分結實了。」



「噢，是的，安娜‧瑪麗亞，我希望自己最後的演出能夠精彩萬分啊。」我回答道。



「我發現你沒有攜帶太多的行李，這樣很好！因為你不需要太多的東西，這是屬於你的單程旅行，我們要搭乘的交通工具是那邊的那台荒原路華(Land Rover)，前往營地的路途非常崎嶇，幾乎算不上是道路，不過這頭老野獸能讓我們事半功倍的。」



我把自己的小型行李包丟進了荒原路華，同時注意到車頂的機架上擺放著好幾罐汽油。



「我希望妳的計劃不是把那玩意兒用在我身上！我要的是木柴堆的火刑。」我疑問道。



「除了最開始的時候要用上一點點的汽油來起火之外，其餘的並非是用在開端的工具。但是當你被燒死以後，這汽油就可以用來清除剩餘的東西，無論到時還剩下什麼都能燒成灰燼與塵土。這就是你所期望的，不是嗎？一個緩慢的『處決』，再伴隨一團巨大的烈焰來完成此事，讓一切『塵歸塵，土歸土』。」



「噢，是的，這就是我要的死法，燒得一乾二淨，只剩塵土。」一想到這個念頭，我就立刻感覺一陣興奮。我就快要實現自己的終極幻想了，我的興奮感很明顯的浮現在我隆起的短褲上。



「你等不及了對吧？布茲先生？我也是呀。」安娜‧瑪麗亞盯著我的褲襠隆起的部位說道：「在你的那話兒把你褲子的拉鍊撐破以前，建議你最好先把褲子給脫了吧。」



無須進一步的邀請，我迅速的解開褲子，讓它落在車子的座位下。安娜‧瑪麗亞對於我的舉動感到很滿意，她也脫去她的運動衫，證實了我在機場外頭初見時就已存在的猜測：在她的外衣底下是完全真空的。



「這一趟車程不太好走，不過我想你會喜歡它的。」安娜‧瑪麗亞一邊說，一邊開著荒原路華離開了機場。



開車駛離墨西哥市的路程並沒有特別之處，雖然這是一座精彩的都市，熱鬧、有生命、且繁華，透過荒原路華的車窗我看見了這都市極其富裕的一面，也看到極為貧窮的一隅，但我並非是來探索這座偉大的都市的，我來此的目的是為了實現我的終極幻想─全身赤裸的被燒死在木樁上。



安娜‧瑪麗亞對於城市的道路知之甚詳，很快地我們便鑽出了市區，開始了漫長的登山之路，這些山嶺環繞著墨西哥市，高過雲霧，空氣稀薄。



「這將會讓人超級興奮的！」安娜‧瑪麗亞的話開始越來越多：「墨西哥人很擅於焚燒活人，但是最近他們通常都只是把汽油潑在受刑人身上，然後讓他們變成人型火炬。我曾看過相當多場的『毒梟』處決；幾十場的警惕式私刑焚燒；還有為數不多的自焚，場面非常刺激，但是燒得太快了。」



「去年有兩個女人和一個男人在牧場自焚，那是一場很棒的表演。」安娜‧瑪麗亞繼續說：「其中一個女人是真的很希望能燒死在底下擺放著木柴堆的木樁上，但是她最後還是決定採用了『一瓶汽油』這條捷徑，太可惜了，她擁有一副美麗的胴體，如果能看見她緩慢的在木樁上焚燒，那畫面一定很美的。我真的很高興你想要的是傳統式的木樁火刑。」



「噢，是的，我想要來一場真正的木樁火刑，安娜‧瑪麗亞小姐，我幾乎每天晚上都能夢見自己的處決，每次都讓我的慾念洶湧爆發，亟需得到釋放。我經常在火苗上烤我的屁股和老二，最後我終於正式決定，我必須實現這個終極的幻想，這就是我聯繫妳的原因。」我回答道，同時我的雙手正撫弄著我腫脹的陰莖。



「我真的很高興能接獲你的聯絡，我非常非常期待能看見你光溜溜的屁股被慢慢的烤熟，我倒好奇的是，你為什麼會想要面對著木樁受刑呢？傳統上，人們都是背著對木樁被焚燒的。」



「面對著木樁受刑這件事，要回溯到我這怪異癖好的起源，那是一幅掛在我就讀的天主教學校的院長辦公室裡，關於天堂與地獄的畫。在地獄之中滿是赤裸的人們受業火焚燒，大量的裸露屁股被火苗舔拭。我真的很希望讓我的屁股被火燒到，如果我能面對著木樁受刑，我就能在火苗舔弄我的屁股時，與木樁摩擦洩慾享受了。」



「是的，我有讀過你寫的故事，你真的很熱愛屁股，無論是男人或女人的。你真的曾經在夏令營的時候，被全身赤裸的綁在木樁上，然後被那些男孩火燒屁股過嗎？」



「那是真的！而我從來沒有在一個晚上能高潮那麼多次過的，一部分的我，真心希望他們能夠做完全程，把我燒死。」



「這個嘛，這份心願就由我們來實現了！而且我能向你保證，你一定會高潮不斷的！我們會讓你服下一些特殊的墨西哥壯陽藥，讓你能夠長時間金槍不倒，這將會是一場很棒的表演！」



在安娜‧瑪麗亞駕駛著荒原路華通往墨西哥市高原的一路上，這段對話持續進行了幾個小時。安娜‧瑪麗亞向我描述她曾目睹過的其他火刑的細節，以及我將如何被焚燒的內容，她給了我一個文件夾，裡面裝滿了真實火刑的照片，幾乎所有的受刑人都是赤裸的，而且大部分的男性都在被焚燒時，豎起一根巨大的陰莖，只有少數幾人是遭到毒梟或地方私刑在事先閹割；大部分的女子看起來就像她們正身處快美的極樂巔峰，儘管她們正在承受的事實上是極致的痛楚。



我們進入了高原，離開了主要道路，最後，我們停在一座堅固的柵欄與大門前。安娜‧瑪麗亞給我一串鑰匙去打開大門，我下了車，全身上下除了眼鏡和靴子外已是完全赤裸，我拉開了那座厚實的大門。天啊，有夠冷的！我迫切的希望能靠近一團火來暖身。



「回到車上吧，布茲，我要帶你去你即將被焚燒的地點，我想你會喜歡我們的準備與布置的。」



荒原路華通過後，我關上了那座沉重的大門，一想到我即將面臨的處刑，讓我的肉棒再度腫脹起來了。



之後的道路已經不再能稱作馬路了，基本上只是一條小徑，但是對荒原路華而言完全不成問題。當車子駛入一片相當茂密的樹林大約半小時後，我們來到了一個空地。



空地的中央豎立著一個木樁，正是我要接受焚身之處。在木樁的周圍堆放著許多經仔細排列的木柴。這一切都是真實的！我就快要實現我的終極幻想了！我等不及啦，我跳下荒原路華，衝向那個木樁，赤裸著身體緊抱著它，我想要立刻就地焚身！



「耐心等待吧，布茲，你的屁股很快就能感受到火焰之吻的，但首先你必須先讓腦袋清醒一下，來為你向太陽神的獻祭做足準備，我們步行到那座溫泉吧。」



安娜‧瑪麗亞一邊下車一邊說道，現在的她也是完全赤裸的，她將那件運動衣留在駕駛座了。



這是多麼完美的組合啊，在墨西哥高山上的一座美麗的天然溫泉、一個晴朗的夜空掛著一輪漸虧的滿月、一位美艷的赤裸女子擔任你的約會對象、還有一根木樁正等待著你被綁在上面，緩慢的焚燒至死。這裡簡直就是天堂吶！



***



熱氣騰騰的溫泉之中，站立著一位美麗的赤裸女神，安娜‧瑪麗亞肥美的翹臀充滿無限誘惑，讓我決定要盡情的放縱狂歡。



我游到了她身後，用我的肉棒磨蹭著那兩片絕美的臀肉，安娜‧瑪麗亞向後伸手，一把抓住我的肉棒，引導它插入那經過熱泉的硫磺水充分潤滑過的菊穴之中。



「根據我們聊天的內容，我知道你有多麼喜愛女孩的屁股，而我正好也很熱愛肛交。」



嗯，如此一來，身為一個男人該做什麼還用問嗎？我一下又一下的卯足全力在她的體內橫衝直撞，又深又滿的開拓她的腸道，將我倆過熱的情慾全都盡情的發洩，在她悅耳動聽的狂野浪叫聲中，我緊緊抓著她的奶子，把精液痛痛快快的射了進去，我們抱著一起倒入熱氣蒸騰的泉水之中。



片刻後，安娜‧瑪麗亞打破了尷尬的沉默：「布茲，剛才你在操我的屁眼時，心裡想的是你正在跟我做愛呢？還是想像著你的屁股被焚燒的畫面？」



「兩者都有，」我回答：「自從我下了飛機以後，一想到自己即將真正的在木樁上被焚燒的事情，就讓我的性慾高漲，我的肉棒早就蓄勢待發了。後來，當我看到溫泉的熱水流過妳那完美的臀部時，已讓我難以自制。一年前，我們在網路上認識時，我就已經非常喜歡妳了，我怎麼可能不會愛上一個願意協助實現自己的終極幻想的人，尤其是像我這種如此極端的幻想呢？」



「布茲，我有沒有對你說過，這將會是一場相當公開的處刑呢？有許多賓客將會前來觀賞你的火刑。當我確認了你是實際存在的人，而且是真心希望在木樁上被焚燒以後，我就立刻聯絡了一位村莊的長老，他與阿茲特克的薩滿及天主教會都有極深的關聯，他對於主持你的『獻祭』一事是徹底的熱衷和興奮啊，他將會帶領他所有的教徒前來觀看你的火刑獻祭。」



「我們的確有一些事前準備要做，」安娜‧瑪麗亞繼續說道：「我們必須把鐐銬跟鐵鍊連結到木樁，如此一來才能將你牢牢的固定在木樁上，你也才能夠依照你所希望的方式被焚燒屁股。」



我們開始布置，仔細的將束縛的器具安裝至適當的位置，並確保底下的木柴能夠準確的將火焰集中在我的臀部。這個布置工作完成以後，安娜‧瑪麗亞轉頭看向我那重振雄風的肉棒，並開始搓揉它。



「這麼堅硬的一根肉棒不該被浪費啊。」安娜‧瑪麗亞一邊說一邊跪了下來，張口含入我的肉棒，她在吹含吸舔的同時還一邊擺弄自己的騷穴，沒過多久，她已仰躺在地上，大大方方的張開雙腿，把那濕的一蹋糊塗的蜜穴獻給我。



我接受了這一份大禮，嘗過她的後庭的肉棒，如今長驅直入她的花徑之中，緊湊、滑嫩、溫暖的感覺立刻充滿全身，在我緊抱著她奮力衝刺的同時，她還在我的耳邊呢喃著：「燒吧……死吧……」的話語，讓我的亢奮程度更是不斷的加深，連番的大戰，我不禁開始有點擔心，自己會不會在火刑開始之前，就已耗盡精力，不剩任何一絲庫存呢？



最後，我終於聽見了人群走來的腳步聲，他們全都抱持著愉悅的心情，亟欲觀賞這場獻給太陽神的祭典。他們帶來了火炬，還有更多捆的木柴堆。帶頭的是一名高個子的人，頭戴一頂阿茲特克的頭冠。



「快點，布茲，把這給喝了，」安娜‧瑪麗亞說道，將一杯熱騰騰的、摻入了墨西哥香料的熱巧克遞給我：「這飲料能將你的痛楚轉化為難以控制的性慾。」



我一口飲盡了這杯美妙的藥劑，很快地就發現我的慾望完全復甦了，安娜‧瑪麗亞也發現了我的恢復情形。



人群散開成圈，將安娜‧瑪麗亞和我包圍在中央，他們全都盛裝打扮，來參與這個精采的夜晚，除了那名「祭司」例外，後者全身上下幾乎完全赤裸，只穿戴著少許裝飾用的衣物。



那名祭司開口：「所以，您便是布茲先生了，安娜‧瑪麗亞告訴了我，您有多麼希望被焚燒在木樁上的事，如此高度的意願，若只是浪費在一場單純的肉慾自殺，就太可惜了，因為您能將死亡的意義提升，成就一場獻給太陽神的完美祭典。這個年頭，想找一個自願犧牲的人少之又少，更別說是透過火刑了。布茲先生，請問您接受這一份提議嗎？」



我對於這一份提議感到困惑，這名祭司早就明白我有多麼熱切的希望自己在木樁上被焚燒，那他現在提出來的內容又有什麼不同呢？



我回覆了他的請求：「我怎麼能拒絕這麼棒的提議呢？我最大的心願，就是感受著烈焰吞噬我赤裸的肉體的美好，若把這件事提升為一場祭典，那就是更加理想了。」



「我就知道您一定會接受的，布茲先生，在這一份交易之中，屬於我的部分是，我將提供您一些特別的阿茲特克巧克力茶，它能有效的協助您度過在火焰之中的時光，請喝下它，並好好享受吧。」



他倒出了一大杯的墨西哥香料熱巧克力茶，將其遞給我。



我雙手接過茶杯，在夜晚深山的寒冷空氣中，迫切的需要這份溫暖，因此我貪婪地喝下它。這飲料的味道相當美妙，跟安娜‧瑪麗亞方才遞給我的那一杯頗為類似，但這杯裡面還摻雜了其他東西，我的腦袋感到非常輕盈，而我的心靈則是非常的開放。



「唉呀，布茲先生，赤裸著身子站在這裡，您一定感到非常冷吧，我親愛的安娜‧瑪麗亞想必也是如此，我想是時候為這場慶典加溫了。布茲先生，請問您是否已準備好要實現您的終極幻想了呢？」那名祭司的目光打量著我腫脹的肉棒時說道。



「噢，我早就等不及了！」



「呵，我看得出來。布茲先生，前去木樁迎接您的命運吧，我向您保證，您將會度過極其痛苦的20至30分鐘的，但我同時也向您保證，您將會十分享受這過程之中的每一分一秒的，您方才喝下的飲料，能讓您的肉體和大腦把焚身的痛楚轉化成超越極樂巔峰的性快感。」



我走到木樁前，雙手環抱它。安娜‧瑪麗亞和我剛才已經把鐐銬和鐵鍊固定在木樁上的完美高度，如此一來，當我被綁住以後，我的臀部就能向外突出，同時我的肉棒也能擠壓、磨蹭著木樁。



我自行將手腕鎖在木樁高處的手銬內，接著安娜‧瑪麗亞把我的雙腿環繞木樁、銬上，她還給了我那已經腫脹到發疼的肉棒幾下深情的撫摸與親吻。



然後，她開始仔細的排列環繞在木樁的底層的柴堆，讓它們能對準我殷殷期盼的屁股。



安娜‧瑪麗亞起身說道：「嗯，看來萬事俱全了，布茲。初步的火焰高度能剛好舔到你那迷人的屁股上，接著我們將會逐步的添加木柴，讓火焰維持在那裡徘徊，直到你死去為止。」



語畢，安娜‧瑪麗亞拿出一個燃料的罐子。



「喂，安娜‧瑪麗亞，我跟妳說過，我想要被柴火慢慢的燒死，而非用汽油自焚啊！」我大聲嚷嚷。



「別擔心，布茲，這個燃料只是確保木柴能均勻的起火，同時，也證明這場儀式是一次真實的自願獻祭，和一次出於自願的死亡，你應該親自點火，而你唯一能做到的方式，就是把火炬丟到燃料上，如此就能牽引著火焰點燃你身後的柴堆了。」



「噢，安娜‧瑪麗亞，我喜歡妳的主意，但是，難道不該由那位祭司來點燃獻祭的火焰嗎？」我回答道。



那名祭司插話了：「我很樂意點火，但若是由您親自引火燃燒，那影響的效應將會更加的強大。請接過我的火炬吧，等您準備好以後，就把火炬丟到底下沾滿燃料的稻草上。我將照看您的火葬，直到您的靈魂離開您的肉體為止，接著，我會邀請這些賓客，把他們帶來的木柴加進去，完成這個儀式，將您的肉體燒成灰燼與塵土。」



「我接受，把火炬給我吧。」我一邊說，一邊試著把上銬的手伸出去。



我戴著手銬的手將火炬高舉著，此時，聚集在周圍的群眾開始吟詠某種我聽不懂的咒語，既非西班牙語，也不是英文。



心裡一橫，我將火炬丟到了稻草堆上，頓時便聽見了火焰圍繞木樁底部燃燒的嘶嘶聲，緊接著是引火柴被點燃的霹啪聲響，最後，我等候多時的臀部感到一股高溫來襲。



我簡直無法相信這種感受，早已腫脹的肉棒，如今更是超越極限的堅硬無比，令我懷疑它已經硬到足以捅破木樁；我的臀部受到第一波火焰的觸及時，因痛楚而夾緊。我聞到自己的體毛被燒焦的味道，我不禁開始像條發情的狗，迫切的攀上一個婊子的模樣一般，對著木樁不斷的撞擊下體。我也開始因痛苦而放聲尖叫。



接著，我感覺到烈焰的高度下降，因為底層的木柴燒掉一部分了。我環顧四週，看見依然赤裸著身子的安娜‧瑪麗亞正忙著摳挖她的淫穴，當我們的視線交會之際，她立刻說道：「抱歉，我必須添加更多的柴薪了。」



安娜‧瑪麗亞開始重聚我臀部下方的火焰，那名祭司也從旁協助，很快地，炙熱的火焰又回來愛撫我的光屁股了，我感覺自己頓時跨越了極樂巔峰，開始高潮，猛烈的射精，圍觀的群眾立刻一陣歡呼！



這樣實在太快了，我可不想喪失興奮感，只剩下痛楚，但神奇的是，我竟然依舊維持著完全勃起的狀態，安娜‧瑪麗亞和祭司給我的藥劑簡直是神乎其技啊。



我聞到自己的肉體被焚燒的味道，我高聲尖叫，因痛苦而瘋狂地扭動身軀，但我的心靈卻異常的平靜，凌駕於痛楚之上。



觀眾們看到我依然堅挺的肉棒不斷的在木樁上推擠、撞擊，他們顯然感到非常的滿意，我能聽見他們用西班牙文竊竊私語，我還可以從語氣當中聽出他們全都十分享受這場演出。如今，我的臀部已經完全被火焰覆蓋了，我感覺到它們劈哩啪啦的起水泡，但是疼痛的展現方式卻是非常的另類。



突然，我發覺火焰又再度下降了，而且緊接著，我有了一種非常不一樣的感受，一雙屬於女人的手臂環繞到我身上，安娜‧瑪麗亞竟然加入了我的火葬儀式，我聽見一個調皮的聲音在耳邊響起：「我可不能讓你獨享所有樂趣呀！」



隨即，我感覺到安娜‧瑪麗亞那凹凸有致的性感裸體貼到了我的背上，然後又聽見喀啦一聲，是她將環抱著木樁的雙手給銬上的聲音。原來剛才在做愛時，她呼喊的那些「燒吧……死吧……」的情話，不僅為了刺激我的性慾，也包含她想像自己被活活燒死的畫面呢。



我感覺新添的木柴的重量壓到我倆的身上，現在火焰攀升的速度變得更快了，我們被一大圈的烈焰給吞沒，吸入的空氣都是炙熱難耐，讓我們不斷的咳嗆、又不斷的放聲尖叫。



我覺得自己的血液正以夢幻的速度加溫、蒸騰，紛紛衝向我的頭頂，而安娜‧瑪麗亞正試圖用她沒有被束縛的雙腿纏繞我的腰際，我可以感覺到她的骨盆在摩擦、擠壓我燒焦的屁股，飢渴的汲取屬於她的快感，我不禁感到一陣可惜，如果現在我的身體方向是相反的，那我的肉棒一定會深深的埋在她的蜜穴或是菊門裡，而不是像現在這樣，拼命摩擦著那根已經燒起來的木樁。



但就在這個念頭興起的同時，我感覺自己的身體為了即將到來的極樂而奮力一振，最後，我射出了一道勁力十足的濃稠精液，噴到了木樁的後頭，遍灑在包圍我們的烈火之上，同時安娜‧瑪麗亞的下體也一陣抽搐，聖水泉湧而出。



在這個最終高潮的時刻，我向熊熊的烈焰投降，離開了那飽受折磨的肉體，我走的並不孤單，安娜‧瑪麗亞依然緊緊地從背後抱著我，我們的靈魂一起上升，飛到了烈火的上方。



我們向下看著那兩具如今已燒成焦黑的屍體。我們僅帶著微微的一絲遺憾，繼續觀看底下的觀眾們，把更多的木柴添加到失去了生命的肉體周圍，他們將會遵守他們的承諾，再過幾個小時之後，那些燒焦的肉塊與骨頭將全數化為灰燼與塵土！



我的終極狂歡盛宴完滿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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